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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人都有嗜好 ，我的嗜好是在交谊
舞圈里混 。有事无事总去赶赶场 ，人家
去跳舞 ，我则是看舞，拍舞。西安城的 几
处小有名气的露天舞场 ，大南门 、建国
门、新城广场时不时会留下我的身影 、足
迹。十几个胶卷投入后 ，案头已有看过
眼的小作十余幅 ，闲暇时过过 目 也另有
一番感触 ：舞者个人的身份与经历无须
言表 ，尽在舞姿中 。有的如太极气功 ，有
的如作政府报告 ，有的拘拘谨谨 ，有的尚
处在“初级阶段”。

舞，似

乎与性意识
有某种关联 ，
从而使 它 生
生不 息 又每
每遭 受 责
难。交谊 舞

在近 几十 年 的 冷热
遭遇 ，常使人心有余
悸。到 了 九十年代
的今 日 ，当 人们吃饱
肚子 终于不再满足
丰衣足食的生活 ，电
视机前 也无 法 添补
多方面 多 层次 的需
要，强烈的参与意识
复苏 、表 现 欲 望 膨
涨、对异性最原始最
本能的冲动 、为 已逝
青春 年 华 的 追忆眷
恋，于是 ，舞 者愈来

愈多 ，舞风愈刮愈盛 。豪华舞厅令
人向往 ，可超前消费又叫人生畏 ，于
是，一个个露天舞场出现在城墙下 、
广场上 、公园里 。

舞场中混久了居然也结识一批
舞友 。一年过半百的 男子有二子尚

在待业 ，着实愁人 ，可他想得开“娃娃的
事任它去吧 ，老子够 累 ，该为 自 个活一
活了。”一 离休长者从前在官场上厮杀
了几十年 ，而今马放南山便驰骋舞场一
番，终 日 以舞为伴 ，功夫没少下也没白
下，在一次舞赛中这位长者竞获得第二
名。诸多的中年女士与舞缘份不浅 ，夫
妇关系不和求超脱的有之 ，健美体形防
赘肉 的有之 ，图个新鲜的有之 ，舞间人
们各有所需 、各有所得 。

我曾 出 差陕北榆林横山 ，那里的
舞者远不如西安这般洒脱 ，舞者少且躲
躲闪闪处在“初级阶段”，因此我寻思交
谊舞这玩艺儿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
直接或间接关系 ，愚昧 、落后 、贫因似乎
与它无缘 。当 人们的生活处在“耕地靠
牛，点灯靠油，娱乐靠X”年代，无论 如
何不会和交谊舞有瓜葛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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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讯 筝 ，始于秦 ，盛于唐 ，
史称“秦筝”。陕西秦筝学会 、筝乐
理论 刊 物 《秦 筝》，于 1983年 6月
28日 在西安成立 、创刊 。十 年 来 ，
秦筝艺术事业在理论研究 ，筝曲编
创，人 材 培 育 、演 奏技 艺 、乐 器 研
制、筝乐 交 流 、振兴陕西筝乐 等作
出了 可喜 的成绩 。为进一步 弘扬
秦筝艺术 ，在西安音乐学院乐器厂

的大力支持下 ，于26
日-28日 举行喜庆
纪念活动 ，演出三台
筝专场音乐会 ，同时
举办学术报告会 、研
讨会和展 览会 。

三台 音 乐会分
别为 《仁智之 器 》音
乐会 、《古筝专业 音
乐会 》、《樊 艺 凤 独
奏音 乐 会》。音 乐
会形 式 多 样 ，内 容
丰富 ，曲 目 繁 多 ，各
具特 色 ，既 有 老 一
辈筝 家 示 范 性 演
出，又 有 少 儿 幼 童
习筝汇报 。曲 目 多
为我省创作并获奖
的优 秀之作 ，如 《秦
桑曲 》、《香 山 社
鼓》、《百 花 引 》和著
名作 曲 家饶余燕 的
新作 筝 与 管 弦 乐
《 骊官怨 》等 。

文化动态

陕西小姐评选揭晓
文·图/高晓明 6 月 12日 ，首 届 “陕 西 小 姐 ”电 视 礼

仪大 赛 在 西 安 落 下 帷 幕 ，此 项 活 动 颁
奖仪 式 在 陕 西 省 体 育 馆 进 行 。任 海 波
（ 西 安）、柴 欣 悦 （西 安 体 院）、王 玫 （西
安）、唐 琳 （西 安 ）、王 容 （汉 中 ）、赵 瑞 娜

（ 西 安）、李
洁（西 安 ）、

张江 红 （航

空航 天 部44

所）、李 惠
青（西 安 交

大）、范 宝

丽（洛 南 ）

等十 位 选

手，　荣 获
“ 陕 西 小

姐”称 号 。
图为 冠 军 任

海波 （中 ）、

亚军 柴 欣 悦

（ 左 三 ）、季
军王 玫 （左

一）小 姐 在

颁奖 台 上 。

《 唐 明 皇 》有点粗

文/晁高 流

皇皇 巨 制 《唐 明 皇 》电 视
连续 剧 拍 得 好 ，笔 者 颇 喜
欢。但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有 些 粗
糙。仅 举 两 点 ：

一是地理位置之误 。高 力
士第 一 次 迎 玉 环 入 宫 ，竟 先 到
马嵬驿 后进长安城 。陕西人都
明白 ：马 嵬 地 处 西 安 之 西 百 余
里，古今 无大变化 ，从东都洛 阳
到马 嵬 ，京都长安是必经之地 ，
别无 道 绕 。高 公公怎敢 冒 杀 身
之祸 ，过 宫 门 而不入 ，挟娘 娘乱
窜呢？可能是编 导为 扣 马 嵬兵

变“结 束 了 ”有 意 安 排 的 铺
垫吧？却 没 想 到 结 果 犯 了
地理 错 误 。

二是 演 员 口 白 错 别 字
多。且不说把禅shàn位读 为
chán位 ，仅 围 绕 太 平 公 主 造
“ 别 墅 ”之 事 ，
公主 、皇帝 ，你
“ 别 野 ”来 我
“ 别 野 ”去 ；大
臣、公 公也 “别
墅”来 时 “别
野”去 。有 人

开脱 说 是 “别 业”，且 不 究 别
业与 别 野 是 否 名 异 实 同 ，就
在同 场戏 中 总 不能各人 自 主江
湖乱道 ，这咋能 自 圆其说 ？

当然 ，这 些 吹 毛 求 疵 ，必
定瑕 不 掩 瑜 ，但 让 人 看 了 听
了总 不 舒 服 。窃 以 为 ，电 视
剧要 出 精 品 ，无 论 编 剧 、导
演，还 是 演 员 、艺 术 总 监 ，都
应认 真 细 心 ，一 丝 不 苟 地 精
雕细 刻 ，尤 其 是 拍 历 史 剧 。

陕西名 吃

毒蝎 入 宴
秦佣　图 /蓝 羽

蝎子 入 菜 ，这 在 秦 菜 中 一
直是 个 空 白 。而 专 以 蝎 子 开
宴，则 更 是 绝 无 仅 有 。在 西 安
南郊 绿 树 如 荫 的 友 谊 路 西 段 ，

就有 这 么 一 家 蝎 子 楼 ，专 以 蝎 子 招 待 顾 客 。整 个 蝎 子 宴 由
160多 道 菜 组 成 。其 菜 名 也 与 蝎 子 有 关 ，如 珊 瑚 全 蝎 、钳 蝎
荷叶 鸡 、蝎 兔 同 居 、蝎 茸 羊 羹 、凤 戏 群 蝎 、醉 蝎 爬雪 山 、钳
蝎竹 板 鱼 等 。每 桌 宴 席 可 端 出 20多 道菜 ，每道菜均 有 蝎 子 。
甚至 饮 的 酒 里 也 都 是 用 蝎 子 泡 过 的 。蝎 子 宴 在 三 秦 可 谓 一
绝，是 由 刘 家 三 兄 弟 合 伙 开 办 的 。老 大 刘 凤凯现 为 中 国 名 人
录特 邀 编 委 ，中 国 烹 饪 协 会 会 员 ；老二 刘 凯军 ，曾 在 美 国 驻
华使 馆 主厨 三 年 ，特级 厨 师 ；老 三 刘 明 为 二级 厨 师 ，做 起 事
来，他们 各 有 一 手 。

蝎为 毒物 ，蝎 子 蛰 人 的 滋 味许 多 人 是 尝 过 的 。但吃 蝎 子
却少 有 人 问 津 。其 实 经 过 普通 加 工 后 的 蝎 子 不仅 没 有 毒 ，而
且含 有 多 种 对 人 体 有 益 的 氨 基 酸 和微 量 元 素 ，同 时 也 满 足 了

人们 的 好 奇 心理 。
编后 话　陕 西 的 名 吃 种 类 繁 多 ，源 远 流

长，其 中 不乏 许 多 绝 活 ，令 世 人 瞩 目 。本 报 从
本期 开 始 ，开 设 “陕 西 名 吃 ”专 栏 ，望 省 内 各
地同 仁 ，将 当 地 的 名 吃 绝 活 介 绍 给 广 大 读 者 。
来稿 时 最好 附 一 幅 或数 幅 能 够 反 映 名 吃 特 点 的
照片 。文 字 限 制 在600以 内 。

市场这大海
（ 宝 鸡 ）　宁 静

人们 把 市 场 经 济 比 做 “大
海”。

大海 是 有 点 儿 脾 气 的——太

平日 子 里 ，它 是 “清 风 徐 来 ，水 波
不兴”，宁 静 得 宛 若 一 位 俊 俏 的 处
女；狂 躁 起 来 时 ，“阴 风 怒 号 ，浊 浪

排空 ”，仿 佛 一 头 暴 怒 的 雄 狮 。而

这，都 是 因 为 海 里 有 水 。而 水 这

位“氢 二 氧 一 先 生”，生 性 随 方 而
方，遇 圆 则 圆 ，看 似 脉 脉 柔 情 ，实
则城 府 莫 测 ；既 能 载 人 以 舟 ，亦 能
毙人 之 命 ；尤 其 是 那 烟 波 浩 渺 ，一
望无 涯 ，深 不 可 测 的 汪 洋 大 海 ！

市场 既 是 “大 海 ”，它 就 是 有 了

大海 的 脾性 和特 色 。

大海 对每 一 个 人都是 一 视 同 仁

的。想弄 潮 者 ，都 有 资格 下去游 它 几
圈。市 场 面 前 ，所有 的 企业 都是平 等
的；不 管 是 国 有 、三 资 、集 体 谁 有 本
事，谁都可 以“会 当 水击三千里”。

然而 大 海 潮 水 的 进 退 涨 落 ，

固有 其 自 身 的 客 观 规 律 。谁 掌 握
了它 的 规 律 ，摸 着 了 它 的 脾 气 ，熟

悉了 它 的 性

格，谁 就 可 以
随心 所 欲 地
游来游去：时
而蛙 泳 ，时 而
仰泳 ，时 而 静
静地 躺 在 水

面上 睡 觉 ，时
而一 个 猛 子

扎入 水 底 ，掏 摸

几粒 珍 珠 ，采 撷

几枝 珊 瑚 ，或 是

抓捞 几 条 鱼

虾。倘 若 你 既

不知道 海 水 的 脾 气 ，更 没 学 会 戏
水的 本 事 ，就 象 “水 浒 ”里 中 了 张
顺诡 计 的 李 逵 一 样 ，冒 冒 失 失 跳
到水 里 ，不 是 猛 呛 几 口 苦 涩 的 海
水，就 是 被 淹 得 口 吐 白 沫 双 眼
翻。而 市 场 ，既 然 是 社 会 主 义 经

济的 战 场 ，那 就 势 必 是 “机 遇 和
风险 同 在 ，成 功 与 失 败 并 存”。
成功 了 ，企 业 赢 利 发 展 ，职 工 生
活上 升 ，厂 长 经 理 有 名 有 利 。失
败了 ，企 业 亏 损 破 产 ，职 工 收 入

下跌 ，厂 长 经 理 免 职 下 台 ，国 家 、
企业 、个人三 者 都 受 损 失 。

大海 又 是 锻 炼 强 者 ，淘 汰 懦

夫的 试金石 。敢 冒 天 下 先 又 识透
了大 海 脾性 的 “浪 里 白 条 ”们 ，一

旦从 干 涸 的 岸 上 或 浅水

的池塘跃入 汪 洋 大 海 ，的

确是 如 鱼 得 水 ，如 虎 逢
山，可 以 得心应 手 地在 大

海中 演 出 一 幕 幕 波 澜 壮

阔的 活 剧 来 ，真 乃 是 “弄
潮儿 向 潮 头 立 ，手把红 旗

旗不 湿 ”。而 那 些 “听 见

树叶 一 响就缩 头 ，看 见天
落雨 星就打伞 ”的 胆小怕
事者 ，喜 欢 的 是 平如镜 浅
及脚 的 小 池塘 ，害 怕 的 是
波急 浪 深 的 大 海 洋 。而
大海 ，喜 欢 的 却 是敢 于 搏
风击 浪 的 海 燕 ，讨 厌 的

是无 病 呻 吟 的 海 鸭 和 畏

缩愚 蠢 的 企 鹅 。在 市 场 经 济 面 前 ，
无情 的 竞 争 大 受 赞 赏 ，懦 弱 的 眼 泪
无人 理 睬 。有 本 事 备 享 它 的 亲 睐 ，
得以 鸿 图 大 展 ，壮 志 皆 酬 ，事 业 兴
旺，春 风 得 意 ；无 能 庸 碌 之 辈 ，必 将
屡遭 戏 弄 ，饱 受 折 磨 ，历 尽 坎 坷 ，损
兵折将 ，落 荒 而 逃 。

大海 是 游 泳 健 将 的 发 祥 地 ，而
市场 更 是培 养 企 业 家 的 大 学 校 。全
国成 千 上 万 大 大 小 小 的 企 业 家 、准
企业 家 、真 企 业 家 、假企 业 家 以 及半
真半假 的 企 业 家 们 ，必 将 经 过 这个
大学 校 的 鉴 别 、锻 炼 和 培养 ，才 能分
清真伪 ，辩 别 优 劣 ；使 “真金 ”的 含金
量更 纯 更 高 ，使 “次 品 ”的 质 量 得 以
提高 ，使 “假 货 ”原 形 毕 露 ；从 而 经过
反复 地择优 汰 劣 ，最 终 培养 、建 立起
一支 完全适 应 社 会 主 义 市 场经济需
要的 跨世纪 的 现代企 业 家 队伍 。

市场如 海 ，欲 在 此“竞 自 由 者”，
当先从“内 功 ”上 下 手 。

刊
头
设
计
赵
国
明

本
报
编
辑

惠
焕
章

幽默 二 则
接待处 长经常参加公宴 。一次可

得宾 馆赠之餐 巾 一条 。日 复 一 日 ，积
少成 多 ，有 泛滥成灾之势 。其妻不忍将其闲置 ，拼凑缝成裤头 ，
穿于 内 。一日感 冒 ，须向 臀部注射针剂 ，护士令其褪下长裤 ，俯
视，大笑 。

右边 四红字 ：“欢迎品尝”。
左边三蓝字 ：“好再来”。　（王煜 ）
△△“费嘉 ，你过去的作业 ，经常有错。”老师对一学生说 ：

“ 怎么这一次却全对 了呢？是你爸爸帮你做的吧 ！……”
“ 老师 ，不 ，不是！”学生 费嘉说：“昨天晚上 ，爸 爸很忙 ，于

是我 只 得 自 己做作业了。”　（关文革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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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青年 书 法家遆 高亮 的 书 法
篆刻 艺 术 展 ，日 前 在 陕 西 美 术 馆开
幕。

今年31岁 的遆高亮 ，是渭南地区
华阴 市人 。他 自 幼酷爱书法 ，其书作
深得于右任 、林散之 等 大家之 精髓 ，
书风古朴 、遒劲 、自 然天成 。近年来 ，
他的书法作品先后在全国 “孔圣杯”、
“ 艺友杯 ”等 十 多
次书 法 大赛 中 获
奖，公 安 部 副 部
长俞雷 高度评价
他的 作 品 并 题
词：“书存金石气 ，
胸装华岳情”。

这次在西安
展出 的 一百 多件
书法 、篆 刻作品 ，
就是他近 年来创
作的代表作 。

来辉武扶我下地走
我叫韩国平 ，今年31岁 ，陕西米脂县人 。双腿因小儿

麻痹不能站立 、行走。19岁那年母亲病逝 ，是堂兄背着我
目送走母亲的灵柩 。之后 ，两个妹妹皆已在父亲的操劳下
出嫁 ，眼看着年迈的父亲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，既要种地又
要照顾我这个生活不能 自 理的儿子 。我常常暗地里流着
泪捶打自 己的双腿 ，恨苍天不长眼。1991年晚秋的一天晚
上，父亲在邻居家看完电视回家 ，忽然象找到 了 救星一样 ，
眼里闪着光 ，狠劲地抽着旱烟锅对我说 ：“平儿 ，省城那边

有个大发明家来辉武闹出 了
一种能治百病的505神功元
气袋 ，给你买 一只试试看。”
我知道父亲是在广告上看到
的，对于 已经记不清吃过 多
少民间偏方和祖传秘方的我
来说 ，对 自 己 的双 腿能在某
一日 意外地站立起来已不 抱

任何希望 ，何况家里经济又拮据 ，三 、四十元买个不
顶用 ，还不如为油盐酱醋着想划来 。便对父亲说 ：
“ 算了吧 ，这么多年我不是已经抱过来了吗？”父亲

看出 了 我的心事 ，说 ：“平儿 ，人家都说 ，治病的人都是好
人，托好社会的福 ，说不定那个大发明家会送咱一只神功
袋。”经父亲再三劝说 ，我同意找人代笔向来教授写了一
封信 ，万万没想到信寄出不到一 月 ，便收到来教授寄来的
一只神功袋 。当时 ，我和父亲都流出了感激的泪 ，在村民
好奇的 目 光中 ，我虔诚而小心翼翼地系上了这只神功袋 。
令我吃惊的是，40多天过后 ，我竟然能撑着双拐下地并能
走三四步 ，年迈的父亲惊呆了 。他老人家逢人便说 ，有机
会见到来教授一
定要给他叩个响
头。我 也从此鼓
起了 生 活 的 勇
气，我 还 要 结 婚
成家 ，更 要 好好
侍候 我 的 好 父
亲，到 时 候 我 不
会忘记照一张全
家照 ，挑 出 我们
这儿最大最甜的
红枣一并寄给我
的恩人来教授 。
西安 庆 华 电 器 制 造
厂　韩 国 平 口 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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